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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江被侯卫东挠到了痒处
到了益杨宾馆，侯卫东开了一瓶茅台，

又点了野生团鱼、青鳝等高档菜。喝了两杯
酒以后，高建谈兴上来了，包间里就只剩下他
的高谈阔论。曾宪刚脸上神情很是古怪，每
动一筷子，心里就流出一滴血，他默默地念
道：“这是一只鸡，这是一条鱼。”

曾宪刚结了账，一共一千三百元，他
心痛得快疯了过去。因为明天要到交通
局领钱，这一夜，侯卫东和曾宪刚就没有
返回青林镇。他们住在了益杨老干局的
招待所，这个地方条件当然比不上益杨
宾馆，可是相当干净，价格也不贵。

第二天，两人出去吃了一碗炸酱面。
等到九点半，才慢悠悠地朝交通局走去。

事情办得极为顺利，拿到支票的时
候，侯卫东竭力装得很沉稳，实际上他的
心跳比平时快了许多，脸上肌肉也极为
僵硬。出门之时，他使劲搓了搓脸，这才
感觉脸上有了感觉。

曾宪刚则满脸通红，如喝醉了酒一
样。拿到钱之后将之前和侯卫东商量好
的数目，拿给了高建。

数天来，想着账上的属于自己的净
利润居然有十二万，侯卫东就有一种不真实
的感觉。他反反复复地算账，如果单靠一个
月三百七十元的工资，不吃不喝接近三
十年，才能挣到十多万。如今这钱来得
并不困难，那以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挖到了第一桶金，侯卫东便想单独
再开一个石场，这一次他不想与人合伙。

前一阶段天天泡在公路上，他对于公路
沿线的地形相当熟悉，早就瞄上了一处好场
地。资源厚，盖山薄，也没有住家户，而要租用
这一块地，就必须和独石村打交道。

侯卫东提了两瓶泸州老窖，来到了
秦大江的家里。

“老哥问过价钱，这一次交通局修上青
林公路，你肯定挣了这个数。”秦大江用手指比
划了一个“十”字道：“十万块，只有多没有少，
你耿直点，我说得对不对。”

侯卫东暗道：“看来开石场发财的事
情，终究不能隐藏太久。秦大江是地头
蛇，为人也耿直，应该让他成为开石场的
同盟军。”

秦大江看着侯卫东微笑的表情，恼
怒地道：“疯子，你笑个狗屁，芬刚石场交
给村里的管理费，今年要提高到五千块，少
一块钱，我就让村民跟你闹。”侯卫东不紧不慢
地道：“我看中了狗背弯，准备租过来做石场，
村里准备收多少管理费？”

秦大江瞪着大眼睛，道：“疯子，你眼睛歹
毒，老实说，我准备在狗背弯开石场。”

“我知道老兄也想开石场，如果开了
一个小石场，做小生意，既累又没有搞
头，要做就做政府大项目。我和交通局
熟，争取把上青林的石头打入沙益路和
益吴路，到时你就跟我一起做。”

秦大江被侯卫东挠到了痒处，他
“呵、呵”地笑了两声，开口道：“疯子是好
兄弟，知道哥哥的难处，你借个万把块
钱，让我也开张。”

侯卫东爽快地道：“借钱可以，明天过来
取，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必须打借条。”

秦大江脸红筋胀地道：“难道侯兄弟
信不过我？”

侯卫东坚持道：“做生意，一定要亲兄弟
明算账，先说断后不乱，借条肯定要写。”

秦大江气得够呛，道：“狗日的疯子，硬
是有钱就变狂了。好，你狗日的恶，明天我过
来拿钱，顺便把狗背弯的协议签了。”

早上起床，侯卫东给小佳打了传
呼。过了一会儿，小佳才回电话过来。

“周末我要到沙州来，你在不在？”

小佳的回应并不是太积极，道：“这个周
末，建委柳主任要请步市长吃饭，我是办公室
工作人员，要去服务，实在是走不开。”

电话另一头，正好建委柳副主任走
进了办公室。小佳并没有听到侯卫东在
说什么，连忙把话筒放在桌上，急忙给柳
副主任打了一个招呼。

建委柳副主任背着手，道：“小佳，晚
上要请步市长吃饭。明天建委请步市长
去视察建委几个新工地，你要主动点，多
敬步市长两杯，他很器重你。”

柳副主任是一个大秃顶，显得很有
些智慧。他知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
理，从小道消息得知，步市长毕业于复旦
大学的宝贝儿子步高看上了小佳，一心
想和她谈恋爱。所以，每次请步海云吃
饭他一定要带上张小佳。

等到柳副主任离开了办公室，小佳
将话筒放在耳边。幸好，话筒没有断，小佳
连忙道歉。侯卫东已经听到了另一边的对
话，知道小佳确实有事情，自嘲道：“我现在是
青林镇在编的编外人员，随便到哪里也
没有人管，所以天天都有空闲时间。”

小佳听侯卫东说得很无奈，道：“你别跟
领导顶牛，没有什么好处，刚才我听说你开了
石场，我不赞同，你走仕途才是正道。”

“小佳，我给你说实话，我得罪了青
林镇书记赵永胜，仕途恐怕艰难了。不
过墙内损失墙外补，我不当官，
我发财。”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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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汪露露终于进入待产状态
7月，天气一天比一天

炎热。夜晚，汪露露躺在沙
发上悠闲地看电视，吕森拿
着饭勺挖西瓜吃。汪露露
特别喜欢看吕森吃东西。
记得两人谈恋爱的时候，曾
经一人兜里放一把勺子，晚
上散步的时候他们会在西
瓜摊买个西瓜让小贩分成
两半，然后坐在马路边将西
瓜吃光。

汪露露双臂吃力地支
撑着沉重的身体从沙发上
坐起来，直着身子说：“给我
几口，我也想吃。”吕森急忙把放在面前的西瓜推到汪露露面
前，“吃吧。”汪露露探着身子吃力地挖着西瓜，她的肚子已经大
得惊人了，吕森看到她吃力的样子，抢过勺子一边比画一边说：

“你挖上面的吃，我吃下面的，上面的甜。”汪露露听话地“哦”了
一声，接过勺子开始挖上面的瓜瓤。吕森看到西瓜汁落在汪露
露的肚子上，抽出纸巾轻轻地擦着，他问：“我对你好不？”汪露
露将一口瓜瓤含在嘴里做擦泪状，“感动死我了。”吕森一边擦
一边轻轻地对肚子里的宝宝说：“儿子，听爸爸话，别总踢妈妈，
你要是把她踢不高兴了，爸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来，爸爸亲
亲，然后你睡觉去，我们不理她。”

汪露露“扑”的一下把西瓜瓤连同西瓜汁一起喷在吕森脸
上。

随着产期的临近，汪露露终于进入待产状态。她开始为即
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各种物品。

吕森向汪露露要家里的存折，小两口躲在房间里悄悄地
说：“里面还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怀孕以后就没往里存过。大概三万
元左右吧。”汪露露将银行卡递到吕森手里。

“什么？才三万？这怎么够啊。你算算，摄像机八千多不
说，还要买儿童套，还要买你那个单子上列的所有东西。这点
钱肯定是不够用的。”吕森抖着手中汪露露列的单子轻声说。

“知足吧，刚刚买完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结婚以
后存的钱全投里面了。本来想多存点儿再要孩子的，谁知道小
家伙这么快就来了。对了，你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往家交钱了，
钱都哪儿去了？”汪露露突然想到怀孕4个月以后，吕森再没把
工资交给自己。

吕森被汪露露这么一问，顿时觉得委屈。自己一个月挣三千多元
钱，房子还贷一千多，除了家里的日常开销就是汪露露每个月的例行检
查。为了这个宝贝儿子，什么好买什么。大冬天汪露露要吃樱桃，卖七
十五元一斤的他都舍得买，现在反倒问钱哪儿去了。都说怀了
孕的女人会变傻，难道汪露露真变傻了？

汪露露突然醒悟了，原来在怀孕的9个月中，自己居然主动
放弃了财政大权，从而导致资金方面出现了严重缺口。

受汪露露领导指示，来到雷素仙指定的孕婴店，吕森连价
钱都没打听，就把单子交给营业员，底气十足地说：“按单子上
的提货。”

营业员见惯不怪地举着单子开始在货架上一样一样地往袋子里
装。吕森本以为一会儿就可以装完，结果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到
营业员像一只努力拖着树叶的蚂蚁一样，推着一个黄色的大澡盆蹭了
出来。她一边推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货全了。”

正在吸烟的吕森，吓得把烟掉到了地上，他惊讶地望着营
业员问：“这些东西全是我的吗？”

“是的。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二元钱。收您一千三百四十
元就行了。”营业员在计算机器上按了一会儿客气地说。

“多少？”吕森紧张得变了声调，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抱着沉重的洗澡盆，吕森艰难地移到路边开始打车，他突

然觉得自己不该省钱，照这个花法，就算他一天省下一百元都
不够孩子消费的。

为了节省资金，吕森擅自做主将婴儿套系改为普通的婴儿床。
当吕森和两个送货工把婴儿床抬到屋里的时候，汪露露发

现是床，而不是婴儿套系，恶狠狠地瞪了吕森一眼，转身回房间
了。吕森明白那眼里饱含的寓意，连忙跟进去解释：“露露，钱
不够，别买套系的了，买张小床就行了。以后孩子不一定能用
上，我同事家的孩子都不睡小床的，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可以
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

汪露露快哭了,她觉得对不起孩子，她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
用最好的、穿最好的。

面对委屈的妻子，吕森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如果自己可以
再多赚一些，如果家里存款多一些，如果自己的父母可以赞助
一些……或许就不会在钱的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看看，它怎么就值二百七十八元呢？一点儿科技含量都
没有。”吕森举着吸奶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

晚上小夫妻俩开始忙碌地整理物品。
面对着种类繁多的宝宝用品，吕森开始一样一样

地挑三拣四。

周海光有口难辩
梁恒让周海光陪着他看一下施工工

地，海光知道，他主要是想找一个机会谈一下
关于表的问题。由升降机里出来，周海光说：

“梁市长，我们在建设新唐山时，一定要吸取
唐山地震的教训，唐山地震死亡二十四
万人，房屋百分之九十五倒塌，这和我
们震前房屋的质量、结构有直接关系，

日本、美国都发
生过七级以上的
地震，但他们的
死亡人数和房屋
倒塌没有超过百
分之十。”

接着，梁
恒 便 说 ：“ 海
光，上边派来
了工作组，对
你的事情进行
审查，市公安
局也立案开展
调查了，我相
信你，不过你

要有心理准备，正确看待这件事情。”
周海光说：“梁市长，这件事我昨天

想了很多，我会配合公安局和工作组，做
好调查工作。”周海光却绝没有想到一块
表的事会闹到这么大。

工作组一到倒是雷厉风行，调查工
作进展很快，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调查。
一是郭朝东的检举，再有就是周海光自
己写的材料，材料交上去，工作组很快就
要求和梁恒及周海光谈一次话。

梁恒的话使周海光颇感安慰，故此
态度也较冷静：“金组长，我没有什么可
隐瞒组织的，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希望组
织上尽快调查清楚。你们谈吧，我在办
公室里等着。”

说完，走出去。

他出去，金组长就对梁恒发牢骚：
“老梁，你真是糊涂，群众对你在周海光
问题上的做法意见很大，你的态度很暧
昧，有包庇周海光的嫌疑。”

梁恒也不客气：“金组长，我说的都
是事实，如果组织上信不过我，也可以审
查我，停我的职，我都接受。”

金组长也没想到梁恒作为一市之长
如此顶牛，一时不知说什么。正好郭朝
东走进来，金组长便说：“郭处长你来得
正好，你对周海光的检举揭发非常及时，
态度也非常鲜明。”

郭朝东看一眼梁恒，梁恒眼一翻，不
看他，他很尴尬，低头。

“老梁，我看对周海光的审查和监
督，就交给保卫处，由郭处长负责吧，你
有意见吗？”金组长说。

“谁来负责还是由你们工作组来定
吧。”梁恒的态度颇冷。

“那好，从今天起对周海光进行停职
审查，郭处长你们要切实负起责任来，认
真审查周海光的问题，有必要的话可以
采取隔离审查。”

听说郭朝东要当副市长，常辉最高
兴，特意在鸿运饭庄请客，没别人，就郭
朝东一个。郭朝东准时来到，两人喝，都
兴奋，常辉提起郭朝东当副市长的事，郭
朝东说：“别瞎说，工作组还没宣布呢。”

常辉高兴：“没想到周海光也会干这
种事。”“提起周海光我就一肚子气，震前
这小子就和我过不去，搞走了我的女人
不说，震后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去
公安局，作个证，就说在七月二十八号看
到周海光一个人进了银行。”

这下常辉有点紧张，说话结巴：“郭
处长，这……是不是有点……我是怕说
我作伪证。”

郭朝东一笑，阴阳怪气地说：“哦……你
是想……和他……”

不往下说，越不往下说越让人害怕，常辉
胆怯：“郭处长，我只是……说说……我去，
我去。”

工作组单独和周海光见面，气氛很
紧张。金组长在地上来回走，让人难测
高深，郭朝东则负责发问：“周海光，这是
你的第三次交代材料，你一直隐瞒事实
真相。杀人盗窃，这不是一般的刑事犯
罪，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

周海光拍案而起：“我所说的完全是事
实，要抓要杀，随你们的便。”说完，往外走。

郭朝东喊：“周海光你站住，你这是
什么态度！”

周海光不理他，径自离去。
病房里，小冰正坐在病床上听收音

机，大刘悄悄走进来，见果真是小冰，险
些落泪。小冰在床上摸什么，大刘走过
去，拿起床边的布娃娃放在小冰手里，小
冰转动着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笑：“叔
叔，你来了，我正听故事呢。”

大刘心酸，轻轻摸小冰的头，小冰把他
的手拨开：“你是谁呀？你不是我叔叔。”

“小冰，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你叔叔？”
大刘奇怪地问。

“你的手和叔叔的不一样，你身上的
味也和我叔叔不一样。”小冰说。

“你的眼睛怎么瞎的？”大刘问。“被
坏蛋打的。”小冰说。“是拿银行钱的那
个坏蛋吗？他长得什么样子？”大刘屏住
呼吸。

小冰不说话。黑子在门外，急，越听
越急。他怕大刘把小冰抱走，又知道大
刘目前最主要的是逮他，便故意一碰门，
探头，大刘回身，看见黑子，对小冰说：

“小冰，叔叔有点事。”
大刘从里屋追出来：“黑子站住……

黑子你跑不了……”
小冰听到大刘叫黑子，愣了，她想

起妈妈。妈妈说过，黑子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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